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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

新中国
60

年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
”

在京颁奖
本报讯

2009

年
12

月
23

日
，

由中国报告
文学学会举办的

“

新中国
60

年优秀中短篇报
告文学奖

”，

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隆重颁奖
。

《

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
》、《

谁是最可爱
的人

》、《

县委书记的好榜样
———

焦裕禄
》、

《

哥德巴赫猜想
》、《

扬眉剑出鞘
》、《

胡杨泪
》、

《

强国梦
》、《

天使在作战
》

和
《

木棉花开
》

等
30

部作品获奖
。

此次评选出的作品囊括了
60

年来不
同历史时期报告各种重大社会问题和事

件的作品
，

内容丰富
、

风格多样
，

较全面地
反映了中短篇报告文学的风采

，

是对新中
国

60

年中短篇报告文学成果的一次全面
检阅

。

报告文学被称为文艺的轻骑兵
，

它以纪
实性和反应迅捷而深受读者喜爱

。

但一段时
间以来

，

报告文学有越写越长的倾向
。

此次对
中短篇报告文学的专项评奖

，

既是对这些优
秀作品的重新回顾

，

也是对中短篇报告文学
的一种提倡

。 （

肖一
）

（

一
）

2009

年冬日的一个下午
，

北京西苑医院
住院部的病房里

。

黄德容老人躺在病床上
，

一
头银发

，

白色被褥映衬下
，

苍老的脸庞红红
的

。

护士说
，

老人血压高
，

还有点低烧
。

看见我们进来
，

老人挣扎着要起来坐
，

并
用正在输液的手示意我们坐下

。

看着老人迟疑的目光
，

老人的小女婿吴
先生大声提醒她

，

说
：“

妈
，

陕西来人看您了
，

陕西
，

是陕西
，

知道吗
？ ”

老人抬起头
，

端详了一会儿
，

漠然地摇了
摇头

。

吴先生笑了
，

说
：“

他们是延安来的
……”

说到延安
，

老人的眼睛忽然一亮
，

咧着没
有牙的嘴就笑了

，“

延安来的啊
，

什么时候啊
，

对不起
，

对不起啊
，

刚才没想起来
。

谢谢
，

谢
谢

，

这么远的路
，

你们还来看
……”

我们说是开会
，

顺路来的
。

老人说
：“

前年去延安
，

给你们添麻烦了
。

代我向延安的同志们问好
……”

（

二
）

黄德容出身于广州一户富裕人家
。

1938

年
7

月
，

她带着妹妹黄德媛和另外两个同学
，

满怀抗日救国的革命激情
，

在广州踏上了北
上的列车

。

黄德容
、

黄德媛是双胞胎
，

这对形神酷
似

、

花一样的姐妹
，

当时只有
18

岁
。

姐姐刚刚
高中毕业

，

妹妹黄德媛大学一年级
。

抗日的烽
火

，

爱国的热情
，

对革命的向往
，

促使她们抛弃
了舒适的生活和优越的环境

，

投奔革命
。

从西安到延安的路很远
，

交通极不方便
，

没有车
，

几乎全靠步行
，

脚底走得打了血泡
，

累得一停下站在那儿就能睡着
，

她们马不停
蹄地走了整整

7

天才到了旬邑县陕北公学分
校

。

在陕北公学分校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学
习

，

1939

年初她们又步行到了陕北的保安县
（

今志丹县
）。

在保安还未坐定就接到上级命
令

，

急行军
3

天
，

步行
200

多里地赶到延安的
西川口军委三局通信学校参加学习

。

这次学
习的时间比较长

，

学习毕业后已经是
1940

年

的春天了
，

姐姐被分配到新华广播电台做广
播机的技术设备维护工作

，

妹妹则被分配到
了

《

解放日报
》

社
……

（

三
）

黄德容老人想念延安
，

逢年过节一家人
团聚时

，

她就叨叨着要回延安看看
。

2007

年秋天的早晨
，

黄德容老人手扶
拐杖终于站在了延安北郊王皮洼的山坡
上

。

望着遍地的荆棘
、

荒草
，

望着盛开着的
山丹丹

，

望着缓缓流动的小河
，

望着这几孔
熟悉而又陌生的窑洞

，

她想起了那沉落的
太阳

，

那血红浸染的枯柳的倒影
，

那河水绕
着的小村庄

。

王皮洼
，

这个早已被世人遗忘了的名
字

，

在上世纪
40

年代初期却是一处非常神
秘的地方

。

中国共产党中央广播电台就设
在这条不起眼的小山沟里

，

广播电台使用
的第一部广播机是周恩来副主席从数千里
之外的苏联带回来的

。

在这里
，

他们把党中央的声音一次次传
遍全国各地

、

四面八方
，

把地下党的情报一个
个传送给中央首长

。

工作虽然平凡单调
，

任务
却光荣而艰巨

。

不久
，

组织再次选派她参加通信学校的
学习

，

在这里
，

黄德容认识了一位叫柯平的青
年

。

这个青年原是山西牺盟会决死队的队员
，

在一次战斗中因受伤被阎锡山的部队逮捕
，

年轻人凭借着机智勇敢
，

趁哨兵换岗之际逃
离了虎口

，

一路风餐露宿直奔延安参加了革
命

。

两个年轻人志同道合
、

兴趣相投
，

很快就
擦出了爱情的火花

。

（

四
）

1947

年
，

胡宗南带领
23

万国民党军队
进攻延安

，

以超过解放军
10

倍之多的兵力与
毛泽东领导的八路军进行了一场特殊的较
量

。

毛泽东神机妙算
，

巧与敌人周旋
，

经过
6

天激战
，

中共中央决定撤离延安
，

把一座空城
留给胡宗南匪帮

。

这是她一生中最难忘的一年
，

那一年在
老人的脑海里留下刀刻般的记忆

。

那是
1947

年
3

月
3

日的早晨
，

即将分娩
的她骑着毛驴到中央医院检查准备生产

，

没
料到中途碰到一匹奔跑着的高头大马

，

毛驴
受惊狂奔起来

，

身怀六甲的黄德容被抛在了
路旁

。

黄德容没伤着筋骨
，

可是她产下的男婴
还未来得及哭出声就离开了人世

。

带着无尽
的悲伤

，

前脚进了家门
，

命令紧跟着就到了
，

她甚至还未来得及向丈夫讲清全部过程
，

就
带着失子的巨大悲痛

，

随单位撤离到瓦窑堡
（

今子长县
），

在一座破庙里开始了工作
。

由于敌人的围剿
，

黄德容和她的战友们
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掩埋了广播机及其设
备

，

跨过黄河转战山西
。

西安解放后她随部队
到了陕西

，

一直在
19

兵团工作
。

丈夫柯平出
任陕西省邮电管理局局长后

，

她转业到地方
，

在西安邮电学校任部门领导
。

1953

年
，

她的
小女儿柯苏力刚出生一个月

，

又同丈夫一起
匆匆赶到北京任职

。

老人不能忘记延安的岁月
，

不能忘记王
皮洼的机房

，

不能忘记瓦窑堡敌机的轰炸
，

不
能忘记延安撤离时的艰苦

，

不能忘记到西安
八路军办事处报到时的情景

。

老人也记得延安
“

肃反
”

中她心爱的人被
审查所受的委屈

，“

文革
”

中丈夫受迫害所经
历的一切

。

但是
，

她紧跟党干革命的决心从来
就没有动摇过

。

（

五
）

离开西安的前一天晚上
，

老人给我们讲
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往事

。

因为被那些往事所
感染

，

因为被老人的精神所感动
，

在那个难忘
的夜晚我采访了黄德容老人

，

写下了
《

我认识
的那位老人

》，

发表在
《

中国邮政报
》

上
。

这件事已经过去两年了
，

老人仍记忆犹
新

。

我们在病房里一起说延安
，

说宝塔山
，

说
延河水

，

说去延安时路上发生的事情
，

说近些
年延安的变化

。

老人的听觉灵敏了
，

口齿伶俐
了

，

好像她的病也好多了
。

她说
：“

老了就爱想
过去

，

就想回延安
，

想那个时候的事情
。 ”

我们说
，

要听大夫的话
，

好好休息
，

把身体搞
好
。

老人马上说
：“

身体好了
，

我还要回延安
！ ”

我们说欢迎
。

老人说
：“

那又要给你们添
麻烦了

。 ”

沉思了一下
，

她忽然问
：“

差点儿忘
了问

，

那个腰扭了的同志好了吗
？ ”

我知道她问的是那次上王皮洼时
，

帮扶
她上山而扭了腰的延安邮政局的老马

，

忙说
早就好了

。

老人歉疚地说
：“

问他好啊
，

他可是
帮我时伤的腰啊

。

谢谢他
！ ”

掌灯时分
，

我们与老人握手告别
，

老人拉
着我们的手

，

连连说
：“

谢谢延安
！

谢谢你们
！

望着老人慈祥的目光
，

望着这位可亲可
敬的老人

，

我的眼睛不自觉就湿润了
。

我们期
盼老人家早日康复

，

我们希望能有机会在延
安与她相会

。

资讯快递资讯快递

□

叶
延
滨

������

庄户人家的雨具
，

伞是奢侈之物
，

用得仔
细

，

且使用起来还得占用一只手
，

拿着它
，

根
本就无法放开手脚去干活

，

不是遇到赶街走
亲戚

，

平常便很少拿出来一用
。

伞
，

在庄户人家的眼里
，

只是一种纯粹好
看的雨具

。

可蓑衣斗笠就不同了
，

它是雨具
，

但它更是人们在雨天下地干活时必不可少的
农具

。

当然
，

它的主要功用还是遮风挡雨
。

因
而

，

在我的老家
，

那时家家户户的土墙上
，

就
时常挂有几件毛茸茸的长蓑衣和几张黄亮亮

的竹斗笠
。

我说的蓑衣
，

全都是用棕片来制成
，

穿在
身上不仅可以遮风挡雨

，

而且还结实耐用
。

下
年里

，

山上的棕片割回了家
，

时逢家里的蓑衣
也有些烂了

，

于是
，

就选上一个雨天闲暇的日
子

，

把棕匠请进门
，

只需一天的工夫
，

就可
“

撬
”

成一件大蓑衣
。

我老家的人们
，

总是习惯于把缝制蓑衣
说成是

“

撬蓑衣
”。

我想
，

这或许是与棕匠们制
蓑衣时

，

拿在手里的那根大
“

撬针
”

有关
。

棕匠

一进门
，

总是要先选上几张上好的棕片
，

用一
个装了无数铁钉的耙将它抓成细细的棕丝

，

然后再搓成一段长得不能再长的细绳
，

最后
才将棕片一一重叠地摆在地上缝制起来

。

有
意思的是

，

棕匠的
“

撬针
”，

并不像缝衣服的衣
针那样针眼在尾部

，

可以一针穿过去
，

再一针
穿过来

。“

撬针
”

的针眼都开在针尖处
，

且都是
一根带把的大弯针

。

缝制的时候
，

针眼穿上细
棕绳

，

手握针把一针扎过去
，

只是轻轻用力再
向上一翘

，

就又一针扎了过来
。

待将棕绳头送

了过去
，

针就又抽回来
。

如此往复
，

直至将一
整件蓑衣

“

撬
”

完
。

因为要挡雨
，

那些蓑衣时常就做得十分
宽大

，

及至肩膀处
，

不仅要反转过来盖住整个
肩头

，

而且还要向外伸展得更开
。

这样的蓑衣
穿戴在身上

，

远远望去
，

简直就像古代武士披
挂在身上的大铠甲

。

因而
，

在山里
，

穿着蓑衣
来玩打仗

，

就成为贪玩的孩子乐此不疲的一
种经典游戏

。

蓑衣再怎么宽大
，

毕竟只能护着人们
的后背和肩膀

，

可脑壳最终还得要靠斗笠
来护着

。

在我童年的印象中
，

最原始的斗
笠

，

还是那种用两层竹网
、

中间夹上片片寮
竹叶的寮叶斗笠

，

不仅样子粗糙丑陋
，

戴在
头上还时常

“

霍霍
”

直响
，

稍不留神
，

就会挂
出一个大窟窿

。

后来
，

人们又尝试着在编好
的斗笠竹网上糊上绵纸

，

刷上桐油
。

这样的
斗笠好看倒是好看多了

，

可依旧还是一戳
就破

。

再后来
，

人们终于找到了一种更好的
斗笠制作方式

。

那就是像编篾席簸箕一样

地来编制斗笠
，

里面加上帽框
，

然后再来刷
上桐油

。

这样的斗笠
，

看起来不但美观大
方

，

而且还扎实耐用
。

雨天不干活的时候
，

顽皮的小孩子戴着去上学
，

放学的路上
，

站
在高�上

，

相互比赛旋转着斗笠
“

放风筝
”，

是一点都不会被摔坏
。

其实
，

蓑衣和斗笠
，

除了平时雨天里
，

人
们穿戴着到菜园里去掐把菜

、

到地里巡巡田
开开田口子

，

或是到山上为老牛割捆嫩草外
，

更多的还是用以去栽苕
。

山里的坡地总是有很多
，

因而
，

红苕的种
植面积就很大

。

种苕
，

得趁着天晴
，

先在地里
打上一垄一垄的苕行子

，

单等下雨了
，

地里有
了足够的墒情

，

再来冒雨将种苕田里的苕秧
子割下

，

剪成一截一截
，

一根一根地往地里插
上

。

栽苕是一个在雨天里弯腰劳作的活
，

缺少
了蓑衣斗笠

，

是什么都干不了
。

可栽苕又是一件很有趣的农活
。

天上在
不停地下着雨

，

人们挽着裤腿
，

披挂着蓑衣斗
笠

，

手里还握着一把形如手枪的
“

苕锥子
”。

撒

苕秧子的顺着苕行子在前面一路撒过去
，

栽
苕的就在后面一路栽过来

。

看准了苕行子
，

先
一锥子下去

，

抽出
，

插上一根苕秧子
，

再斜插
一锥子扳过来

，

苕秧子立马就被压了个结实
。

末了
，

再顺手用苕锥子在苕行子上猛地一敲
，

斜插的洞口就一下又得到了闭合
。

那些种田
的老把式们

，

弯着腰
，

时常做得又快又好
，

干
得很是干净利落

。

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
，

街上时兴卖起了
塑料雨衣

。

有了塑料雨衣
，

蓑衣斗笠再用烂
了

，

便也懒得去管
。

再后来
，

栽苕的方式也慢
慢地被压苕所取代

。

只要地里还有着墒情
，

掏出一条沟来
，

放上苕秧子
，

返土压上就算
成

，

大晴天里照样也可以干
。

于是
，

蓑衣斗笠
也就在人们对新事物的不断好奇中

，

渐渐地
淡出了人们的视野

，

被束之高楼
，

落满了灰
尘

。

直到近年来有一天
，

一个兴办民俗旅游
的老板进山来

，

高价收购这些已被人们淡忘
的旧物

，

人们才猛然记起
，

自家的阁楼里
，

也
还有着几件这样的蓑衣和斗笠哩

！

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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棕蓑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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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园

小屋

我最早的自我游戏
，

有点像搭砌多米诺
骨牌

。

那时
，

父亲在大学任职
，

很大的房子
，

很
空的家

，

很少的人
，

少到经常就我自己在家
。

平时
，

我与父亲不住在一起
，

我上寄宿学校
，

周末回到母亲那里
，

母亲在城里的机关上班
。

只有放假了
，

才到父亲那里住一段时间
。

父亲
所在的学校

，

在成都西郊的光华村
。

上世纪
50

年代初
，

就是建立在乡间田野里的一所大
学

，

连学校的围墙都是竹篱笆
。

大部分的校舍
都是平房

，

最初还有不少草舍
，

到了
1956

年
，

才变成了青瓦盖顶
。

1957

年夏天
，

我到父亲那里度假
，

就像
下乡

，

住两层的小楼
，

一出门
，

完全是乡村
景象

。

父亲身边一直配有警卫员
，

给大学校
长配警卫

，

可见天下大定不久
。

警卫员姓
张

，

叫张余祖
，

后两年又改叫通讯员
。

下班
没事了

，

就带着我们捉蝈蝈
、

抓知了
。

那时
的蝈蝈真多

，

一早出去能抓几十只回来
，

把
蝈蝈放在玻璃窗和纱窗之间

，

那是最好的
蝈蝈笼

。

蝈蝈爱叫
，

晚上一起叫起来
，

能压
过外面的蛤蟆声浪

。

我就在窗户上拴一个
小棍

，

一头捆上绳
，

绳的一头引到床头
。

晚
上睡觉

，

被蝈蝈的百家争鸣吵醒了
，

拉一下
绳头

，

咚地敲响了窗框
，

霎时万马齐喑
，

继
续睡太平觉

。

在乡下度假
，

鸟啼蝉鸣
，

风清气爽
，

常常
睡得是日上三竿不觉晓

。

醒来
，

恨那大好时光
昏昏然过去

，

不甘心
。

于是便在闹钟上下工
夫

，

不仅要有响声
，

还要有动静
。

那时闹钟都
是机械型

，

小铁锤当当地敲钟上的小铃
，

叫
“

双铃马蹄闹钟
”。

在闹钟小锤上系一根丝线
，

线的另一头摆着一排骨牌
，

骨牌的另一头
，

放
个皮球

。

铃声一响起
，

丝线一抖动
，

骨牌一个
接一个地倒下

。

第一张骨牌先是被动挨打
，

然
后去打击下一张骨牌

，

传递着力量和不安
，

最
后一张骨牌把力量传给皮球

，

滚动的球最后

砸在脑门上
，

起床了
！

这是孩子的游戏
，

我从
这个游戏中发现我的智慧

，

我觉得我能当物
理学家

。

那阵子
，

我爱读苏联版的
《

十万个为
什么

》。

张余祖这个通讯员的名字能让我记住
，

实在是个奇怪的事
。

许多更熟的同学
、

同事或
朋友的名字

，

我都忘了
。

他只是和我度过了两
个假期

，

竟然烙印一样忘不了
。

因为他会捕
蛇

！

晚上他带我出去散步
，

手里总是提着细竹
棍

，

专门用来打草惊蛇
。

他说不小心踩上草丛
里的蛇

，

会有危险
。

有一回
，

草丛中惊了的蛇
，

不逃走
，

反而向张余祖扑过去
。

说时迟那时
快

，

他手一挥
，

捏住了蛇的七寸
，

将那青蛇提
起来

，

一扬臂远远地丢到小溪那头去
。

后来
，

他告诉我
，

他父亲是卖跌打刀枪药的郎中
，

专
门抓蛇

、

蝎
、

蜈蚣等毒虫制药
。

他从小就抓这
些虫豸

，

习惯了
。

这本来是件不大的事
，

但对一个小孩来
说

，

印象深刻
。

能记住他的名字
，

还在于这个
夏天不平常

。

那时
，

在校园里散步
，

看见教室
里常发生激烈的争论

，

争得白热化了
，

就会有
人被架到讲台上

，

低头听别人的呵斥
。

后来才
知道

，

是学校在搞
“

反右
”

斗争了
。

多年来
，

一
说到

“

反右
”，

常有那句
“

引蛇出洞
”，

于是
，

我
就想起那个郊外乡下的晚上

，

那个能抓蛇的
张余祖

，

那个他爹教给他的打草惊蛇的
“

夜行
人

”

路线
。

那个夏天
，

在我的记忆中
，

有两点真值得
反思

：

一是我小小年纪
，

怎么就想到把所有的
蝈蝈关进纱窗里呢

？

一面是玻璃窗
，

让蝈蝈们
感到风景如画前途光明

，

另一面是纱窗
，

让它
们空气清新自由呼吸

，

一旦蝈蝈们放声歌唱自
由争鸣

，

我又给它们敲一棒子
！

二是我小小年
纪

，

怎么也会玩骨牌游戏
？

看
“

令如山倒
”，

一倒
都倒

，

被人打击者
，

再去打击别人
，

谁都是链条
中的传递者

，

这不是在建造一种
“

机制
”

吗
？

那个夏天过后
，

我再也没去这所郊外大
学的校园里度假了

。

第二年
，

我的母亲从省城
下放到偏僻的大凉山

“

锻炼改造
”，

一年后
，

留
在了当地师范学校当一名语文老师

。

母亲回
不了省城

，

我也坐了三天的长途客车
，

去了大
凉山

，

和母亲做伴
，

在大山深处开始了底层少
年的生活

。

我童年生活最后一个夏天的记忆
：

蝈蝈
，

骨牌和一条草丛里的蛇
。

篆刻张天龙

见证了北大百年悲喜沉浮历史的沙滩
“

红楼
”，

虽经岁月的风吹雨打
，

如今仍巍然屹
立

，

并得到精心维修保护
，

焕然一新
，

实在令
人欣慰

。

北大
“

红楼
”

的重修竣工
，

使我不禁想起
那些已经逝去的北大的人和事

，

也让我重温
了一次北大

“

红楼
”

所孕育的北大精神
。

北大精神是什么
？

这个问题
，

真是很难说
清楚

。

我想以北大校长蔡元培作为切入点
，

试
着来谈谈我所理解的北大精神

。

蔡元培从
1917

年
1

月
4

日正式出任北
大校长

，

至
1927

年夏出任国民党政府大学院
院长离开北大

，

前后正好是
10

年
。

蔡元培校长所提倡的
“

兼容并包
，

思想自
由

”

的办学理念
，

似乎成了北大不是校训的校
训

。

它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
，

几乎影响了近一
个世纪

。

蔡元培主校北大时
，

旁听与
“

偷听
”

之风
盛行

。

当时有
“

五公开
”：

课堂公开
、

图书馆公
开

、

浴室公开
、

运动场地公开
、

食堂公开
。

北大老校友朱海涛先生
，

60

多年前就在
《

东方
》

杂志撰文
《

北大与北大人
》，

深情追忆
了不少老北大的人和事

。

他说
：“

读书
，

则是窗明几净的北大图书
馆

，

不论你是不是北大学生
，

绝对将你当做北
大学生似的欢迎你进去

。 ”

“

最痛快的是求师
。

在这一点上
，

我觉得
北大无愧于

‘

国立
’

两个字
。

只要你愿意
，

你
可以去听任何一位先生的课

，

绝不会有人来
查问你

，

更不会市侩似的来向你要几块钱一
个学分的旁听费

。

所有北大的教授都有着博
大的风度

，

绝不小家子气地盘查你的来历
，

以防拆他的台
。

因此
，

你不但可以听
，

还可以
向教授质疑问难

，

甚至拿长篇论文来请他指
正

，

他一定很实在地带回去
，

很认真地看一
遍

（

也许还不止一遍
），

下一堂课带来还你
，

告诉你他的意见
，

甚至因此赏识你
，

到处为
你揄扬

。 ”

“

这些
‘

偷听生
’

中的英雄并不少
，

听说沈
从文就是此中人物

；

为胡适之先生所激赏的
申寿生

，

也是
‘

拉丁区
’

的一位年轻佳客
。 ”

“

学术是天下的公物
，‘

胜地自来无定
主

，

大抵山属爱山人
！ ’

我希望北大精神能风
行全国

！ ”

历史上的毛泽东
、

沈从文
、

瞿秋白
、

丁
玲

、

季羡林等名人
，

都在北大有过旁听的经
历

。

从上世纪
80

年代开始到现在
，

全国各
地来北大旁听

、

游学的社会人士更是不计
其数

。

北大从沙滩
“

红楼
”

到燕园的
“

未名
湖

”，

从北大的
“

蹭客
”、“

偷听生
”，

到今天的
“

游学生
”、“

北大边缘人
”，

北大的旁听传统
未曾中断

，

而且得到了很好的传承
，

这是令
人欣慰的

。

我以为的北大精神
，

起码要有以下三点
：

一是兼容并包
，

百川汇海
，

大气磅礴
，

胸怀天
下

；

二是思想自由
，

学术独立
；

三是社会担当
，

学术公器
，

有教无类
，

传播真理
。

2001

年
4

月
28

日
，

北大资深教授张岱
年先生

，

应笔者邀请为
“

北大边缘人
”

题词
：

“

追求真理
，

振兴中华
”，

这不也是北大精神的
一种体现吗

？

传道授业解惑
，

不论出身
，

唯传播真理和
社会担当为第一要务

，

这正是北大的优良传
统之一

。

蔡元培如此
，

胡适
、

鲁迅
、

李大钊
、

陈
独秀如此

，

张岱年
、

季羡林
、

钱理群
、

孔庆东等
等亦是如此

，

这是北大人的幸运
，

也是中国人
的幸运

。

希望在精心保护
“

红楼
”

的同时
，

更要精
心呵护

“

红楼
”

所赋予的北大精神
。

愿
“

红楼
”

在新的时代更加熠熠生辉
，

愿北大精神更加
发扬光大

！

□

柳
哲

“

新中国
60

年优秀中短篇报告文学奖
”

在京颁奖
本报讯

2009

年
12

月
23

日
，

由中国报告
文学学会举办的

“

新中国
60

年优秀中短篇报
告文学奖

”，

在中国现代文学馆隆重颁奖
。

《

记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盛典
》、《

谁是最可爱
的人

》、《

县委书记的好榜样
———

焦裕禄
》、

《

哥德巴赫猜想
》、《

扬眉剑出鞘
》、《

胡杨泪
》、

《

强国梦
》、《

天使在作战
》

和
《

木棉花开
》

等
30

部作品获奖
。

此次评选出的作品囊括了
60

年来不
同历史时期报告各种重大社会问题和事

件的作品
，

内容丰富
、

风格多样
，

较全面地
反映了中短篇报告文学的风采

，

是对新中
国

60

年中短篇报告文学成果的一次全面
检阅

。

报告文学被称为文艺的轻骑兵
，

它以纪
实性和反应迅捷而深受读者喜爱

。

但一段时
间以来

，

报告文学有越写越长的倾向
。

此次对
中短篇报告文学的专项评奖

，

既是对这些优
秀作品的重新回顾

，

也是对中短篇报告文学
的一种提倡

。 （

肖一
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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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

杨
建
国

夜里千百次的梦语
，

风中万千次的眺望
，

在灵魂中只剩下一个躯壳
。

如风中的一只小
鸟

，

飞过了万千之年
。

多少年前
，

这里曾发生了多少个故事
，

多
少年后

，

却深深地埋藏了一支久远的小调
。

它
默默地承受着风霜雨雪的煎熬

，

扯长了飘摇
的绿叶

，

一如长风在默默的原野中走过
，

走过
谁也不知道的春秋

。

岁月与寒冷
，

总是围起你的孤独与忧郁
，

圆圆的月亮每晚总是把它的清辉洒于你的脸
颊

，

伴着你流下涩涩的泪花
。

亘古不变的冀盼里
，

孕育着血一样的刚
毅

。

镀着残阳般的印记
，

小屋之前
，

有股清清
的潺流汩汩地诉说着远去的故事

。

多少崇敬的心境里
，

深深地烙下了那一
方烙印

，

裹挟着凋零的羽片和奢望
，

踏起滚滚
的风云

，

在另一个世界里
，

雕塑着一个崭新的
憧憬

。

小屋前
，

那枝绿柳还飘着零散的思念
。

杲杲的时光里
，

一壶浓浓的茶醉了漂离
故乡的甜梦

。

音乐声里
，

小屋的故事悠悠地飘
离而去

。

小屋前的那棵柳树还能拴着一颗悠
悠的心吗

？

故乡的小屋里
，

时至今日
，

是否仍在哑口
无言地伫立着一尊远去的风景

？

漫画
/

赵春青小时候
，

人们把玩具当成朋友
；

长大了
，

有些人把朋友当成玩具
。

那魂牵梦绕的地方

蝈蝈
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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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
8

月
31

日星期一
http : / / www ．workercn ． cn

3

2010

年
1

月
1

日星期五
http : / / www ．workercn ． cn

“

的士才艺秀
”

闪亮登场
本报讯唱歌

、

跳舞
、

说相声
、

画国画
……

2009

年
12

月
29

日
，

北方出租大院内格外热闹
，

一个全部由出租司机组成的
“

北方的士艺术
团

”

在北京成立
。

该团是北京市第一家由
“

的哥
的姐

”

组成的艺术团
。

的哥的姐们每天穿梭于
城市的大街小巷

，

年复一年
。

为了让他们的天
空多一份精彩

，

在北方出租汽车有限责任公司
领导的努力下

，“

的士才艺秀
”

闪亮登场
。

“

北方的士艺术团
”

以
“

奉献爱心
、

服务社
会

，

展现自我风采
，

共建行业和谐
”

为主旨
；

以
弘扬社会旋律

，

丰富驾驶员业余生活
，

给有特
长的驾驶员提供良好的展示平台

，

促进驾驶
员

“

规范服务
，

安全运营
”

为目的
。 “

北方的士
艺术团

”

一经成立
，

便激发了全市各出租公司
驾驶员极大的参与热情

，

他们积极报名
，

踊跃
试演

。 （

赵春青
）

第五届
“

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
”

揭晓
本报讯

2009

年
12

月
22

日
，

第五届
“

国家图
书馆文津图书奖

”

在北京国家图书馆揭晓
。《

科学
的旅程

》、《

风风雨雨一百年
》、《

继承与叛逆
———

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
》、《

交锋三十年
：

改革
开放四次大争论亲历记

》、《

简明新全球史
》、《

风
化成典

———

西藏文史故事十五讲
》、《

吴冠中画作
诞生记

》、《

小趋势
：

决定未来大变革的潜藏力
量

》、《

亲爱的安德烈
》、《

当彩色的声音尝起来是

甜的
》

等
10

种图书获奖
。

2009

年度
“

国家图书馆文
津读者奖

”

10

位获奖读者也于同日揭晓
。

据介绍
，

本届图书奖的参评图书共
541

种
，

有
50

种图书入围
。

评委王渝生表示
，

由国家图
书馆主办的

“

国家图书馆文津图书奖
”

是国内
首个由国家级公益性文化服务机构设立的图
书奖项

，

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由读者
、

学术界
、

出版界
、

图书馆界共同参与的活动
。 （

文艺
）

张大力图像史研究个展在京举办
本报讯

2009

年
12

月
12

日
，

由北京圣之空
间艺术中心

、

广东美术馆主办的
“

第二历
史

———

张大力图像史研究个展
”

在北京展出
。

本次展览展出的
130

件作品
、

图像
，

时间
从上个世纪

20

年代至
80

年代
，

跨度达半个多
世纪

，

展示了张大力用近
5

年的时间整理完
成的图像史对比研究

。

展览通过系统调查历
史照片的修改和所使用的方法

，

以纯档案的
形式

、

从艺术的角度
，

探索修改过的历史照
片效果背后所构成的

“

第二历史
”，

反思中国

现代视觉文化的机制
，

以及人们的主观意志
和喜好对现实世界直观影像呈现的影响

，

引
导人们重新思索理想化在群众文化和大众
心理中的普及

。

张大力
，

毕业于中央工艺美术学院
，

早在上
世纪

90

年代
，

就以街头涂鸦
“

大人头
”———

系列
作品

“

对话
”

而闻名
，

曾创作
《

肉皮冻民工
》、《

一
百个中国人

》、《

风
·

马
·

旗
》

等作品
，

并多次在中
国

、

意大利
、

英国
、

日本
、

美国
、

法国等地举办个
展或展出作品

。 （

文艺
）


